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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一
九
四
八
至
四
九
年
間
，
國
共
大
戰
，
國
民
黨
兵
敗

如
山
倒
。
往
來
上
海
與
基
隆
的
太
平
輪
，
成
為
運
輸
國

民
黨
撤
退
軍
民
到
台
灣
的
重
要
交
通
工
具
。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晚
，
盛
載
逾
千
人
和
數
百
噸
的
物

資
，
在
舟
山
群
島
外
海
與
一
艘
由
基
隆
開
出
、
滿
載
木
材
與

煤
炭
的
建
元
輪
相
撞
，
兩
船
俱
沉
，
近
千
人
淹
死
在
冰
冷
的

海
水
裡
。
據
官
方
公
布
，
生
還
者
有
三
十
六
人
，
太
平
輪
三

十
四
人
，
建
元
輪
二
人
，
另
有
三
人
被
軍
艦
救
起
，
一
人
自

行
脫
險
，
即
是
這
一
場
海
難
，
共
有
四
十
人
生
還
。

太
平
輪
是
客
貨
輪
，
罹
難
者
幾
全
是
它
的
旅
客
。
盛
傳
船

上
還
載
有
不
少
黃
金
，
故
有
﹁
黃
金
船
﹂
的
說
法
；
而
旅
客

的
掙
扎
求
生
，
在
茫
茫
黑
夜
大
海
中
的
呼
救
、
慘
號
、
哭

叫
，
與
鐵
達
尼
號
的
沉
沒
同
樣
驚
心
動
魄
、
撼
人
心
弦
。
太

平
輪
就
是
東
方
鐵
達
尼
號
。

五
、
六
十
年
來
，
這
大
慘
劇
幾
沉
沒
於
歲
月
的
無
情
中
，

生
還
者
和
死
難
者
的
家
屬
，
多
不
願
提
起
。
這
一
段
歷
史
，

二
○
○
四
年
，
鳳
凰
衛
視
拍
攝
紀
錄
片
︽
尋
找
太
平
輪
︾，

台
灣
新
住
民
第
二
代
中
，
有
位
張
典
婉
者
，
她
母
親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乘
坐
太
平
輪
，
安
全
抵
達
台
灣
。
其
後
太
平
輪
沉
沒

了
。
這
艘
被
大
悲
劇
時
代
壓
負
得
太
重
的
、
原
本
是
載
貨
的

可
憐
中
型
船
隻
，
被
迫
承
載
了
無
數
逃
難
者
的
徬
徨
、
希

冀
、
渴
望
，
最
後
淹
沉
在
無
情
的
大
海
中
。
由
是
，
張
典
婉

對
太
平
號
一
直
縈
繞
心
頭
。
在
紀
錄
片
籌
備
開
拍
，
她
即
參

與
了
採
訪
工
作
，
並
寫
成
︽
太
平
輪
一
九
四
九
︾
一
書
，
二

○
○
九
年
十
月
由
台
北
商
周
出
版
，
二
○
一
一
年
六
月
簡
體

字
增
訂
版
由
北
京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

這
是
近
年
最
令
我
感
動
的
書
。
遙
想
那
同
胞
相
殘
的
時

代
，
﹁
國
共
雙
方
屍
體
疊
了
一
層
又
一
層
，
血
染
紅
的
河
水

潺
潺
流
過
﹂︵
三
聯
版
書
內
語
︶，
我
便
掩
書
黯
然
；
當
看
到

大
流
亡
、
大
遷
徙
的
驚
恐
﹁
蟻
民
﹂，
我
便
愴
然
；
當
看
到

漂
浮
在
黑
海
中
的
遇
難
者
：

﹁
船
沉
沒
，
船
艙
的
木
板
、
衣
櫃
、
箱
子
四
處
漂
落
。
會

游
泳
的
人
抓
㠥
板
子
就
在
海
上
漂
浮
，
不
會
游
泳
的
、
力
氣

小
的
，
沒
多
久
就
也
見
不
㠥
人
影
了
。
冷
冽
的
海
浪
滾
動
㠥

冰
冷
潮
水
，
一
波
又
一
波
，
小
孩
、
大
人
的
哭
泣
、
尖
叫
，

淒
厲
地
劃
過
深
夜
。
入
冬
的
海
水
，
越
來
越
冷
，
許
多
人
熬

不
住
冰
冷
，
逐
漸
失
去
體
溫
而
鬆
手
、
沉
沒
。
﹂

我
便
雙
目
泫
然
。

在
那
動
輒
死
傷
百
萬
的
年
代
，
千
人
的
死
難
，
算
得
了
甚

麼
？
國
共
雙
方
，
有
誰
會
記
下
這
大
時
代
的
一
點
波
瀾
？
這

書
不
僅
記
下
了
倖
存
者
的
證
詞
，
還
採
訪
了
死
難
者
的
家
屬

和
後
代
，
其
中
有
我
們
港
人
熟
悉
的
、
最
年
長
的
馬
拉
松
長

跑
選
手
葉
倫
明
；
還
有
當
時
年
紀
尚
幼
、
因
吐
奶
而
令
母
親

退
了
船
票
、
改
搭
飛
機
抵
台
的
鄭
培
凱
。
吐
奶
而
救
了
他
自

己
和
全
家
的
鄭
培
凱
，
現
為
城
大
教
授
、
詩
人
、
散
文
家
。

太
平
輪
撞
碎
了
無
數
家
庭
的
幸
福
、
有
才
者
的
壯
志
，
也

改
變
了
不
少
人
的
生
命
軌
㢌
。
這
些
真
實
事
件
，
比
之
電
影

︽
鐵
達
尼
號
︾
中
的
虛
構
愛
情
故
事
，
確
更
撼
人
肺
腑
。

﹁
有
心
無
力
﹂
這
句
成
語
，
我
目
前
真
正

體
會
出
來
了
。

在
上
世
紀
的
八
九
十
年
代
，
那
是
距
今
二

十
年
前
，
環
遊
世
界
的
雄
心
壯
志
，
促
使
我

每
每
在
寒
暑
兩
假
之
前
便
訂
定
計
劃
，
邀
約
遊

伴
，
遠
征
中
南
美
洲
、
西
下
中
南
非
洲
，
連
續

準
備
三
年
分
片
作
歐
洲
汽
車
遊
，
也
創
造
了
五

十
天
環
遊
中
北
美
的
紀
錄
。

二
○
○
三
年
歐
遊
中
，
眼
疾
突
發
，
中
止
行

程
，
從
此
與
長
途
旅
行
絕
緣
。
雖
然
之
後
曾
再

遊
澳
紐
，
北
上
俄
國
西
伯
利
亞
，
再
闖
中
東
阿

聯
酋
的
迪
拜
，
但
都
已
力
不
從
心
，
要
年
輕
遊

伴
加
以
攙
扶
。

歐
洲
已
經
去
過
九
次
，
東
西
南
北
大
體
上
遊

遍
。
但
東
歐
的
羅
馬
尼
亞
、
保
加
利
亞
、
阿
爾

巴
尼
亞
及
南
斯
拉
夫
分
裂
出
來
的
小
國
，
大
部

分
還
未
遊
過
。
每
見
報
章
刊
登
這
些
國
家
的
旅

遊
廣
告
，
又
有
同
事
們
報
名
前
往
，
總
恨
得
心

癢
癢
的
。
但
證
之
於
近
年
旅
行
時
的
體
力
和
精

力
，
實
不
敢
造
次
。

近
日
有
個
四
、
五
天
的
旅
遊
，
每
天
的
活
動

完
結
及
回
到
酒
店
時
，
已
十
分
疲
累
，
而
不
是

以
往
精
神
奕
奕
，
夜
間
還
能
在
賓
館
寫
遊
記
。

不
僅
是
外
出
旅
遊
，
就
是
每
天
回
辦
公
室
讀
書

寫
作
，
或
午
晚
有
飯
局
酬
酢
，
也
往
往
有
十
分
勉

強
的
感
覺
，
對
活
動
希
望
能
推
則
推
，
不
想
多
作

社
會
活
動
。

其
實
我
的
休
息
時
間
是
充
足
的
，
夜
晚
的
八
小

時
睡
覺
，
並
不
欠
缺
。
午
間
如
有
可
能
，
也
爭
取

一
小
時
的
午
睡
。
但
睡
覺
多
作
夢
，
好
像
腦
子
沒

有
休
息
似
的
。
所
以
晨
早
起
床
，
不
是
精
神
奕

奕
，
還
是
有
昏
昏
盹
盹
的
感
覺
。
是
夜
夢
的
困

擾
，
還
是
有
另
外
的
病
徵
，
要
問
過
醫
生
才
知

道
。有

心
無
力
，
這
個
形
容
是
多
方
面
的
，
也
是
不

少
人
對
社
會
有
所
要
求
的
遁
詞
。
如
有
些
富
豪
遇

到
要
求
慈
善
捐
款
，
便
以
有
心
無
力
推
卻
。
但
我

這
個
有
心
無
力
，
指
的
是
身
體
的
健
康
狀
況
。
有

心
，
證
明
我
的
精
神
上
還
是
健
康
的
，
還
想
多
去

旅
行
，
多
讀
雜
書
，
多
寫
文
字
。
無
力
，
表
示
自

己
的
體
力
不
濟
，
生
理
狀
況
不
允
許
自
己
多
操
勞

多
活
動
。
人
不
能
勝
天
，
表
示
我
們
應
服
從
自
然

規
律
，
但
人
可
以
稍
勝
天
，
表
示
堅
強
的
意
志
可

以
強
迫
自
己
多
做
些
事
。

李
克
強
副
總
理
三
日
旋
風
式
訪

港
，
給
港
人
留
下
非
常
親
切
的
印

象
。
他
在
港
一
言
一
行
都
表
現
了
他

的
親
和
力
。
現
實
的
港
人
最
令
他
們

動
心
的
當
然
是
李
克
強
從
北
京
帶
來
中
央

撐
港
的
大
禮
包—

—

六
大
項
目
三
十
六
招

惠
港
政
策
。
至
於
所
謂
﹁
大
﹂
與
﹁
小
﹂

是
相
對
的
。
無
論
量
與
質
，
在
每
個
人
心

目
中
實
際
利
益
受
惠
，
有
把
﹁
秤
﹂，
無
論

如
何
，
從
整
體
衡
量
香
港
的
確
有
㠥
數
，

有
禮
收
。

李
副
總
理
以
﹁
風
雨
同
舟
﹂、
﹁
休
戚
相

關
﹂
和
﹁
榮
辱
與
共
﹂
來
形
容
香
港
與
祖

國
的
密
切
關
係
。
一
直
以
來
，
香
港
常
被

譏
笑
為
﹁
伸
手
牌
﹂，
常
向
中
央
老
爸
取
糖

吃
，

政
策
利
益
。
李
克
強
副
總
理
今
次

訪
港
曾
多
次
肯
定
港
人
對
國
家
作
用
和
貢

獻
。
﹁
香
港
發
展
也
是
國
家
需
要
。
﹂
副

總
理
曾
多
番
鼓
勵
港
人
有
潛
力
、
有
活

力
、
有
國
際
視
野
人
才
和
網
絡
。

中
央
支
持
香
港
成
為
人
民
幣
離
岸
中

心
，
而
在
今
次
撐
港
的
惠
港
政
策
中
，
初

步
形
成
人
民
幣
兩
地
循
環
機
制
。
內
地
資

金
來
港
如
小
型
直
通
車
，
促
進
融
資
平

台
，
促
進
香
港
成
為
資
金
管
理
中
心
。
另

方
面
，
在
香
港
增
加
人
民
幣
債
券
發
行
，

衍
生
更
多
的
人
民
幣
產
品
，
提
升
人
民
幣

投
資
的
吸
引
力
。
正
面
評
價
肯
定
是
加
快

提
升
鞏
固
香
港
成
為
人
民
幣
離
岸
中
心
地

位
，
從
而
促
進
人
民
幣
邁
向
國
際
化
。
這

正
是
國
家
所
需
要
的
，
也
是
香
港
貢
獻
。

問
題
是
，
令
人
擔
心
的
是
人
民
幣
在
港
並

不
如
港
幣
在
澳
門
，
港
幣
與
葡
幣
雙
幣
通

用
於
市
場
。
如
此
一
來
，
一
旦
人
民
幣
在

港
愈
來
愈
受
歡
迎
之
時
，
港
幣
必
會
愈
來

愈
緊
絀
。
銀
行
同
業
拆
息
難
免
會
提
升
。

通
脹
更
難
遏
止
，
難
控
制
了
。
事
關
在
可

見
的
將
來
，
港
元
依
然
未
能
與
美
元
脫

。
如
此
一
來
，
港
元
弱
勢
對
港
股
吸
引

力
削
低
。
寄
語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特
別
是
金

融
官
員
要
密
切
關
注
港
幣
流
量
，
特
別
是

有
不
尋
常
表
現
時
，
所
帶
來
的
金
融
衝

擊
。

由
舒
琪
、
何
思
穎
、
陳
浩
勤
等
多

人
發
起
成
立
的
香
港
粵
語
片
研
究

會
，
八
月
十
二
日
假
香
港
兆
基
創
意

書
院
展
覽
廳
舉
行
了
創
會
典
禮
暨

﹁
中
聯
電
影
﹂
座
談
會
，
除
了
其
他
會
員

及
講
者
外
，
大
會
亦
請
得
阮
兆
輝
和
馮
寶

寶
任
典
禮
嘉
賓
，
在
典
禮
中
分
別
作
了
簡

短
發
言
。
香
港
粵
語
片
研
究
會
揭
示
粵
語

片
的
文
化
價
值
，
推
動
相
關
研
究
，
宗
旨

明
確
，
值
得
期
許
，
相
信
日
後
會
有
更
多

活
動
。

香
港
粵
語
片
並
非
沒
人
研
究
，
除
了
過

去
多
屆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和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的
相
關
專
題
，
還
有
林
年
同
、
余
慕

雲
、
羅
卡
、
吳
昊
、
羅
維
明
、
李
焯
桃
、

舒
琪
等
多
位
學
者
的
研
究
論
著
，
在
八
九

十
年
代
已
達
至
相
當
成
就
。
香
港
粵
語
片

的
價
值
如
果
仍
然
受
到
忽
視
，
絕
非
粵
語

片
本
身
或
研
究
工
作
的
問
題
，
而
是
長
年

以
來
香
港
本
土
文
化
備
受
冷
落
所
造
成
，

這
是
更
大
範
圍
下
的
共
同
問
題
，
除
了
粵

語
片
，
還
有
香
港
文
學
、
香
港
藝
術
、
香

港
戲
劇
也
面
對
相
近
的
﹁
捨
近
求
遠
﹂
問

題
。現

在
香
港
粵
語
片
研
究
會
的
成
立
，
在

目
前
香
港
文
化
的
整
體
格
局
中
，
無
異
是

一
次
振
奮
人
心
的
事
件
。
在
成
立
大
會

上
，
我
感
受
到
創
會
諸
君
的
熱
誠
，
眾
講

者
分
別
從
歷
史
、
藝
術
以
至
佈
景
設
計
、

配
樂
、
演
員
和
導
演
研
究
等
不
同
角
度
析

論
粵
語
片
，
除
了
帶
出
各
自
的
研
究
課

題
，
也
從
整
體
上
一
再
揭
示
出
五
、
六
十

年
代
香
港
粵
語
片
的
藝
術
水
平
和
歷
史
意

義
，
確
實
比
我
們
所
想
像
的
高
出
很
多
。

面
對
前
代
人
，
特
別
是
我
們
父
母
輩
一
代

人
在
有
限
條
件
中
掙
扎
出
的
藝
術
成
就
，

我
們
的
確
無
理
由
讓
它
聲
沉
響
絕
。
由

此
，
我
還
想
到
香
港
文
學
的
問
題
，
當
中

被
埋
沒
的
價
值
亦
十
分
眾
多
，
我
深
感
，

香
港
本
土
文
化
價
值
的
黯
淡
，
不
單
是
外

在
的
、
生
活
以
外
的
問
題
，
也
是
我
們
內

心
或
內
在
精
神
的
問
題
，
香
港
文
化
的
消

沉
，
也
就
是
我
們
自
身
的
消
沉
。

香港粵語片研究會與香港文化

﹁
紅
瓦
綠
樹
、
碧
海
藍
天
﹂
是
青
島
風
光

的
經
典
寫
照
，
無
論
是
在
海
拔
一
百
米
高
的

信
號
山
、
或
是
六
十
米
高
的
小
魚
山
上
向
下

望
，
滿
眼
都
是
紅
、
綠
、
藍
、
黃
四
個
顏

色
。
為
何
會
有
黃
色
？
不
就
是
青
島
著
名
的
老
房

子
建
築
！

堪
與
青
島
自
然
風
光
並
提
的
青
島
建
築
，
特
別

是
一
些
年
代
久
遠
的
老
房
子
，
已
經
成
了
這
座
城

市
的
旅
遊
新
寵
。
十
九
世
紀
末
開
埠
的
青
島
，
其

建
築
先
後
受
到
歐
美
、
日
本
等
多
國
文
化
的
影

響
。
建
築
界
人
士
介
紹
，
青
島
的
建
築
有
二
十
四

個
國
家
的
藝
術
風
格
，
青
島
對
那
些
有
保
留
價
值

的
老
房
子
都
努
力
地
保
留
了
下
來
，
並
進
行
悉
心

的
呵
護
。

﹁
青
島
文
化
名
人
故
居
﹂
是
遊
覽
青
島
的
重
要

景
點
，
名
人
故
居
大
多
集
中
在
小
魚
山
腳
下
的
魚

山
路
和
福
山
路
上
，
走
到
萊
陽
路
上
的
時
候
，
你

會
在
路
邊
的
石
牆
上
看
見
一
塊
具
體
標
註
四
周
名

人
故
居
的
銘
牌
，
仔
細
一
數
有
㠥
將
近
二
十
個
，

我
詫
異
㠥
在
這
短
短
的
幾
段
小
路
上
，
竟
然
會
有

如
此
多
的
名
人
曾
在
此
居
住
過
。

先
找
到
的
是
名
氣
最
大
的
﹁
康
有
為
故
居
﹂，
這

棟
三
層
德
式
磚
木
建
築
，
從
它
的
建
築
風
格
到
屋

內
的
陳
設
，
都
給
人
一
種
簡
約
高
雅
的
感
覺
，
屋

內
自
然
也
有
很
多
康
有
為
生
平
的
文
字
圖
片
，
讓

我
敬
佩
的
是
他
在
流
亡
海
外
期
間
，
周
遊
列
國
，

最
遠
甚
至
到
過
非
洲
的
瑪
雅
遺
跡
，
是
一
個
和
我

一
樣
想
要
把
所
有
風
景
看
進
眼
裡
、
裝
進
腦
海
中

的
人
。

相
較
之
下
，
其
他
的
一
些
故
居
就
欠
缺
保
護

了
，
大
部
分
都
已
經
變
成
了
普
通
民
居
了
，
例
如

沈
從
文
故
居
的
門
口
掛
滿
了
平
常
百
姓
家
的
生
活

用
具
；
走
進
梁
實
秋
故
居
的
圍
牆
，
發
現
晾
曬
㠥

衣
服
的
院
子
後
，
不
過
是
一
棟
簡
單
平
實
的
屋

子
，
只
有
門
前
的
銘
牌
還
記
載
㠥
那
段
歲
月
。

紅瓦綠樹老房子

有朋友最近有個不小的困惑。他很美麗、也很著名的母親去世
了，巨大的悲痛使他很長時間都不能做甚麼，每天暮色蒼茫時

分，他會到母親生前獨居的房子裡，發呆。然後，差不多半年後，他
終於覺得應該動手做點甚麼了，他第一想到的，就是給母親書案上的
清水蓮換水。
可是，就在此時，他才發現，原來這朵清水蓮是一朵人造的花。也

就是說，是一朵仿得很真的假花。他跌破眼鏡一樣，把那朵美麗的清
水蓮看了又看，他不相信母親供奉在書案上的是一朵假花。
他給母親的密友打電話，談及此事。他說，我知道母親是最厭惡虛

偽造作的，尤其不喜假花。假如有人送她假花，她一定認為是對她的
羞辱。母親閨蜜的困惑也不亞於他的，她說，她也不能確定，因為她
也知道母親的性情。高貴的母親從來就是寧肯其無，不肯將就的人。
家裡一塵不染，所有的物品都一絲不苟地在它該在的地方。
這個朋友的困惑也就成了我的困惑，因為我也是他母親的粉絲。我

陸陸續續重讀了她不同時期的作品。漸行漸近地看到了一個曾經是那
麼伶牙俐齒，口舌似劍，以善辯著稱的小女人，最後一點一點把自己
磨礪成了一個寬容，智慧的大女人。㠥裝也是從非名牌不穿，到甚麼
舒服怎麼穿的境界。到了晚年，她依然保持了寫作和散步的習慣。也
許就是某一天，她寫累了，出門散步。在她散步的路徑上，有一家花
卉市場，她經常很有興趣地進去轉一轉。很少買，因為她知道自己不
善料理，花草是很嬌貴的。然後，有一天，她突然就被一盆清水蓮吸
引了。她也許知道，也許並不知道她抱回來的只是一朵人造花。等到
她發現的時候，她說不定會莞爾一笑。
但她依舊留下了這朵清水蓮，因為，她知道，她每天供奉在書案上

的是一朵花，這就夠了。至於花是甚麼材質做成的，她已經可以不在
乎了。她的歷練已經從看山是一座山，看山不是山，到了看山還是山
的境界了。在她的書案上的清水蓮，一定也經歷了看她是一朵花，看
她不是花，然後，看她還是一朵美麗的花的漸深境界。
她曾經是那麼一個眼睛裡不容一粒沙子的女人，但她卻教誨她的兒

子說，如果你的人生要精彩，你就要學會和各種各式的人做朋友，尊
重他們，愛他們，即使他們都不完美，有各種各式的瑕疵。在她生病
的最後的日子裡，她的朋友們紛紛來看她。有開餐館的朋友給她送來

一日三餐材質精選細心烹製的食物，也有唱歌的朋友從另一個城市趕
來，趕到她的床前，就是為了給她唱一首歌。
我也曾經在她面前忍不住抱怨我的那個朋友如何如何。她微笑地聽

完，然後，她說，認真說來，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千蒼百孔的。所以，
你不能計較太多。要不，誰都不能活。
若干年前，我的房子剛剛裝修完，我請一大幫朋友來暖房。其中就

有一個朋友捧㠥一大筐五彩繽紛的鮮花給我。一開門，好不驚喜。等
我放到客廳裡細細觀瞧，才看出是絹製的。過了幾天，我把柳條筐留
下，把絹花扔到了樓下。現在想起來，甚為可惜。因為，我的朋友興
高采烈地給我送來一籮筐的花，我卻以為收到的只是一堆碎布。
昨天，我在附近一家老外開的超市裡，看到了一排非常漂亮的工藝

花卉。真的很美，它們就像我們身邊的布偶，絨毛小熊一樣，帶給我
們視覺上的愉悅，也有心靈上的波動。在其背後，還有工藝師們精心
的構思，和審美上的牽引。也就是說，這些工藝師們，希望我們得到
的是一朵微笑的花，一隻二隻三隻調皮搗蛋古怪精靈的玩偶。他們賣
給我們的是美麗的善意，而不是一堆碎布，一堆泥巴。
為甚麼呢？我們從來都不在乎我們日日抱在手心裡的布藝小兔小熊

小狗，只是一隻玩偶。我們還會給他們起各種好聽的名字，吉吉，朱
莉葉，羅密歐甚麼的，奉它們為我們的至愛。可是，我們從來都很在
乎，我們抱在手心裡的是不是一朵真花，玫瑰，百合，非洲菊甚麼
哩！本質上，有甚麼不同呢！呵呵！有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幸福就
是一朵人造的花。問題是，假如你只是眼力好，你看到的就不是一朵
花。而假如你是一個心力好的有智慧的人，你看到的就是一朵含苞待
放的鮮花。
文章寫完了，猶豫㠥，感覺還有一些話沒有說透。一直喜歡素面朝

天的我，最近比較困惑的是，清湯掛麵的原色原味就一定是好的嗎？
因為，我的一個女朋友最近對自己的容顏做了動靜比較大的「裝

修」。紋了眼線唇線，割了雙眼皮，剪去綁了幾十年的馬尾巴，挑染
了頭髮的顏色，是一種帶點紅，有點金的古銅色。以前衣服也不甚講
究的她，把自己衣櫃裡百分之八十的衣服換掉，原先主色調的黑的，
灰的，只保留了少許，引進了玫瑰紅、湛藍色、明黃湖綠等鮮亮的色
彩，所以等她裝修完成約我見面的那天，她在我面前走過去再走過

來，我竟然一時間沒有認出她來。她變年輕了，明亮了。隨之，她的
心態也以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姿態盛開了。
她告訴我，她好不容易走出了原來的誤區，明白了女人的活色生香

是可以製造的。她還準備去整容醫院做更多的改變。我不能確定地問
她，你真的需要做如此大的改變嗎，做一個人造美人？她微笑，自信
滿滿地回答我，當然我會適可而止的。但是，我現在才覺得是做回自
己，找到一個做女人的感覺，可惜晚了一步，我已經錯過了太多的風
景！呵呵！

東方鐵達尼號

有心無力

黃仲鳴

客聚

旅
居
日
本
的
朋
友
回
港
度
假
，
說
起
無
端
買
了
房

子
的
經
過
。

朋
友
在
日
本
秋
田
教
書
，
跟
丈
夫
租
屋
住
，
小
平

房
雖
不
在
市
中
心
，
月
租
也
近
萬
港
元
。
三
月
日
本

地
震
海
嘯
後
，
她
沒
做
逃
兵
，
留
下
來
上
課
，
周
末
還
跟

丈
夫
開
車
去
災
區
一
帶
拍
照
，
了
解
人
們
的
境
況
。
朋
友

信
佛
，
邊
開
車
邊
為
死
者
誦
經
。

有
次
她
和
丈
夫
到
秋
田
市
郊
，
本
來
是
無
目
的
地
逛

逛
，
無
意
中
看
見
一
座
兩
層
高
平
房
，
約
二
千
平
方
呎
實

用
面
積
，
三
面
花
園
，
兼
三
個
車
位
，
樓
下
是
客
廳
飯

廳
，
樓
上
兩
個
睡
房
，
一
個
和
式
一
個
洋
式
。
屋
主
是
個

婆
婆
，
兒
女
大
了
，
都
住
在
東
京
，
叫
她
快
快
賣
掉
房
子

去
東
京
跟
他
們
住
。
本
來
地
震
前
就
放
盤
了
，
來
不
及
賣

就
遇
上
海
嘯
，
現
在
更
乏
人
問
津
。
朋
友
一
問
，
真
是
海

嘯
價
，
房
子
連
地
不
超
過
一
百
萬
港
元
！
見
內
籠
和
喉
管

各
樣
狀
況
還
可
以
，
便
拍
板
落
訂
。
由
於
她
在
那
邊
有
職

業
，
還
可
以
用
超
低
利
率
做
按
揭
。

我
們
這
些
香
港
人
聽
了
當
然
不
信
，
日
本
真
有
這
樣
的

﹁
筍
盤
﹂
？
不
是
說
東
京
的
房
子
動
輒
要
兩
代
人
才
供
得
完

的
嗎
？
朋
友
說
那
是
東
京
，
秋
田
是
另
一
個
世
界
。
又
說

那
邊
有
能
力
買
平
房
的
，
都
寧
願
買
地
自
己
蓋
房
子
，
可

以
選
擇
款
式
、
建
材
和
坐
向
，
而
不
會
去
買
人
家
住
過
的

舊
房
子
。
婆
婆
這
房
子
有
廿
年
了
，
不
易
脫
手
。
我
們
提

醒
朋
友
，
三
邊
是
花
園
，
聽
上
去
很
好
，
但
沒
有
園
丁
的

話
，
真
要
由
自
己
打
理
起
來
必
辛
苦
得
要
死
，
要
想
清

楚
。
其
實
朋
友
的
丈
夫
也
有
點
擔
心
，
因
為
要
做
的
話
，

其
實
就
是
他
做
！
不
過
朋
友
早
想
好
了
，
必
要
時
乾
脆
不

要
草
地
，
地
上
全
鋪
起
來
，
造
日
本
庭
園
枯
山
水
，
只
留

下
已
有
的
果
樹
和
灌
木
。

不
過
朋
友
丈
夫
最
擔
心
的
，
是
鄰
居
的
眼
光
。
港
人
住

慣
多
層
公
寓
，
拉
上
窗
簾
就
沒
人
看
見
，
與
鄰
居
老
死
不

相
往
還
，
不
知
道
住house

的
煩
惱
，
就
是
一
舉
一
動
都
十

分
透
明
，
全
讓
鄰
居
看
見
，
美
其
名
是
守
望
相
助
，
其
實

是
互
相
監
視
：
誰
的
花
園
雜
草
多
，
誰
沒
剷
好
雪
，
都
是

一
種
壓
力
。
雖
找
到
﹁
筍
盤
﹂，
也
非
沒
煩
惱
。

海嘯價買日本屋

百
家
廊

阿
　
琪

大禮包

幸福是一朵人造花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 一部航向台灣的悲慘故事。

■ 幸福就像人造花，需要用心創造和經營。 網上圖片


